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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功夫女足》：

“强反逻辑反差”及“苦斗与惨胜”

光影联结山河文脉

华语文旅电影开辟影视产业全新细分赛道
■文/陈敦亮

一些学者用“双生花”代指双女主

类影视作品，并从中归纳出“二元对立

型”“姐妹情谊型”与“暧昧型”三个发展

阶段，用以说明女性情谊逐渐摆脱围绕

男性展开的竞争，转向共同成长乃至相

互救赎的过程。《想你了》同样是一部讲

述女性情谊的“双生花”类作品，影片以

汪美丽和高凡这一对女性好友为中心，

将疾病与生育、死亡与新生两条线索并

置，使两位女性在不同的处境中彼此观

照。影片既不依靠竞争，也不依靠暧昧

和浪漫化关系确认亲密，而是让情谊在

差异和调整中形成。

并置的身体线索

既有的女性情谊叙事常借助外部

力量组织人物关系，女性或者围绕男性

展开竞争，或者因共同事业与时代困境

结成同盟，如《七月与安生》中的七月与

安生、早期的《舞台姐妹》中的春花与月

红。《想你了》则将叙事变量置于女性身

体内部，并将两条不同的身体线索并

置：高凡生命逐渐枯竭；汪美丽则可能

孕育新生。身体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两

人的生活轨迹，也成为推动其关系发展

的内在动力。

波伏瓦认为，“身体是一种处境，是

我们对世界的掌握和我们的计划的草

图”。乳腺癌与生育并非相同的身体经

验，但二者都使人物原有的生活秩序发

生改变，并使其身体在婚姻、家庭与职

场中被重新解释和评价。影片并没有

以共同的性别抹平两种经验的差异，而

是通过两人的相互回应建立它们之间

的联系。正因如此，她们能够从彼此不

同的身体变化中识别出相近的结构性

处境。汪美丽通过术后探望，意识到乳

房切除给高凡的身体认同与亲密关系

带来的冲击；高凡也从自己的生育经验

出发，理解意外怀孕对汪美丽工作与生

活带来的现实压力。她们的理解并非

来自所谓女性之间天然的感同身受，而

是来自对彼此处境的持续观察与回应。

影片进一步将身体变化置于具体

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不同人物的回应，

呈现生命变故如何成为关系的考验。

何广文将疾病处理为责任归属问题，尽

管承担了相应的照护责任，却没有真正

将妻子的疾病视为两人共同面对的处

境；汪美丽的男友在得知她意外怀孕后

直接消失，同样拒绝承担这一身体变化

带来的现实后果。与之相比，高凡与汪

美丽虽然无法替代彼此承受身体上的

痛苦，却愿意将对方在不同处境中的需

要纳入自己的判断，并据此采取行动。

身体经验没有创造她们的情谊，却使这

段既有关系在共同面对生命变故的过

程中得到重新确认。两条身体线索的

并置不只构成死亡与新生的象征性对

照，更使两种无法互换的身体经验在情

谊中发生联系，她们并非因为经历相似

而理解彼此，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

下，持续理解并回应对方的处境。

双向观看与回应

人物相互之间的关怀往往建立在双

向观看的机制上，《想你了》没有止步于

在对方身上确认自我，而是进一步转向

对差异性处境的观看。两人既能从对方

身上辨认出相近的女性处境，也尝试理

解自己无法亲历的具体经验。借用吉利

根关于关怀的论述，这种观看既是对他

人需要的觉察，也要求观看者根据对方

的具体处境作出回应。关怀因而成为影

片组织镜头与人物关系的共同方式。

摄影机以审慎的方式观察着高凡

虚弱的身体。化疗过程中，影片没有直

接展示脱发，而是通过毛线帽与假发等

反复出现的细节，提示治疗给身体带来

的改变。此后，影片用一段几近实时叙

事的段落展现高凡的术后状态，一个刻

意停留的中景镜头呈现出她瘦削的脊

背，随后镜头缓慢推进，使凸出的骨骼

逐渐清晰。摄影机没有立刻切到特写

去放大伤痛，而是让观众跟随镜头，以

一种迟疑、审慎的方式接近痛苦。汪美

丽进入房间后，镜头跟随她的视线落在

了高凡术后伤口和从身体中伸出的引

流管上。她虽然无法抑制哭泣，却仍努

力维持笑容，使观看进一步转化为具体

的情感回应。从高凡的身体到汪美丽

的视线，再到她的情感反应，镜头形成

了一条往返于其间的“看见—感受—回

应”的路径。这种观看不在对方身上寻

找自我的镜像，而是在承认痛苦无法共

享的前提下，仍然尝试接近对方。

这种关怀也体现在人物之间的言

语与行动之中。汪美丽出于“不伤害”

的愿望隐瞒了意外怀孕，却引发了一场

激烈的争吵。其症结在于，汪美丽没有

让高凡进入观看的路径中，她以保护为

名的隐瞒压抑了自身的需要，也剥夺了

高凡知情并回应她的可能，使双向的关

怀退化为单方面的承担，让自己的处境

变得“不可见”。高凡则拒绝这种自我

牺牲，她通过愤怒和争吵使汪美丽重新

说出自己的处境，而没有因为即将离世

就把汪美丽固定为照顾者，仍关心她将

如何面对生育与未来。争吵不是情谊

的断裂，而是让不可见的处境重新显

现，使关怀恢复双向流动。

母职重构与情谊延续

过往的关于“双生”概念的作品往往

更倾向于通过削弱男性参与凸显女性情

谊，而影片却将二人的情谊进一步带入

恋爱、婚姻与家庭中，在展现母职与妻职

如何消解女性主体性的同时，重新区分

了母职的不同形态。作为规范与约束，

它要求女性奉献自我；作为女性自主选

择的照护实践，它又被转化为情谊延续

的媒介，在不同生命中联结共同记忆。

乳房切除手术对高凡来说是治疗

疾病的手段，但丈夫却因此开始回避她

的身体。休养过程中，高凡依然需要分

担家庭事务。这使得高凡维系生命的

需求被置于外在的母职与妻职的要求

之后，她的自我价值也因身体的变化而

遭到质疑。生育本是汪美丽的个人选

择，她却因此从主厨被降为包虾饺的杂

工，成为母亲的可能性变为重新安排其

职场位置、贬低其劳动价值的依据。由

此，身体由一种需要被看见的处境变为

价值重构的证据，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

需要被置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之

后，最终压缩了她们的自主空间。

影片对母职的重构始于汪美丽的

自主选择。她在经历犹豫之后决定留

下孩子，并非被动服从社会对母亲身份

的要求。为“小珍珠”命名，使高凡进入

下一代的生命叙事，汪美丽将两人的故

事讲给小贝壳，使共同记忆传向下一

代。命名与讲述将两个原本分属不同

家庭的孩子联系起来，母职也由封闭在

单个家庭内部的责任，转化为女性之间

保存共同记忆、建立联结的方式。

一方面，死亡简化了两人继续面对

婚姻、育儿与情谊冲突的复杂结局，使

这种延续带有理想化色彩；另一方面，

死亡又使得情谊以讲述和记忆的方式

存在。死亡终结了相伴，却没有终结情

谊。高凡对小珍珠的命名和汪美丽对

记忆的重述，使她们的情谊进入下一代

的生命。《想你了》由此为女性情谊提供

了另一种走向：它既不要求女性离开家

庭才能彼此相连，也不让相互救赎止步

于个人成长，而是通过对母职的重新理

解，使女性情谊超越单一家庭的边界，

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我们熟悉的周星驰无厘头喜剧是 20

世纪90年代在香港诞生、独属于华语电影

的后现代草根喜剧范式，其核心公式是“表

层反逻辑反差荒诞+内里草根人物悲情苦

斗”。正在上映的《功夫女足》就是典型的

周星驰式无厘头喜剧。

表层——强反逻辑反差

喜剧都追求反逻辑反差，但无厘头喜

剧是高强度全方位的强反逻辑强反差。以

《功夫女足》为例，现实逻辑强反，整个足球

比赛段落的物理规则、生活常识、人体规律

全部可以抛诸脑后。我身边一个小朋友

问，踢足球可以垒人墙吗？这在无厘头喜

剧里是问题吗？当然不是。

再举一个戏剧逻辑的强反，《功夫女

足》中揭示张艺兴扮演的叔公良苦用心的

一段，堪称完美范例。揭示，是所有戏剧中

的重要段落，但《功夫女足》里是怎么处理

的？直给，说破无毒。姑娘们踢完比赛揍

完渣男后聚餐，张小斐说“他每次都是无意

中却帮了我们”，一个姑娘问：“真的是无意

的吗？”就这，就完了，一般戏剧里揭示段落

至少要玩味好半天。

但也必须指出，《功夫女足》的强反还

是不够，迪丽热巴和张小斐的一些段落太

正剧了，逻辑太顺，太规整，用珍贵的戏码

去试图补齐两位女主角的过往、纠葛，这是

正剧的思路，在追求高效率、大剪切叙事的

喜剧尤其是追求强反的无厘头喜剧里大可

不必。好多观众反映，后半段更好，候补小

将上场后，叙事明显更碎，也更癫了，正宗

无厘头的感觉就回来了。

无厘头的强反逻辑反差最直观的呈现

当然在表演，越极致的反差并置，喜剧效果

越佳。从我个人的观感来看，热巴和张小

斐的角色都太正常了一些。张小斐是我一

直喜欢的国内优秀的女喜剧演员，但她是

秩序性很强，偏冷感幽默的那一挂，片中那

种七情上脸的胆汁型人物，离她有点远，需

要硬演。我觉得她最好的一段是去请雪野

抹不开面子，絮叨一堆废话说不到重点，电

影院里这会儿大家都笑了。用兵者用其

刃，既然用了张小斐，其实可以更贴合她的

个人特质设计角色。热巴的角色，还可以

更癫，不是表演，是设定可以更癫，豪门富

女，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参见《鹿鼎记》中的

建宁公主。现在两个女主角色设定反差不

够，不如一个更冷一点，千年冰山、灭绝师

太，一个无法无天、癫到没边。

让我评，《功夫女足》最无厘头的表演

是货拉拉车拉来的那帮男士，各个骨骼清

奇，丰神俊朗，见之难忘，一秒亮相尽得无

厘头精髓。那么，无厘头表演必须扮丑

吗？其实也不是，但在极短的表演时间里，

极丑的外表与出众的神采并置，就是一幅

无厘头的快照，参见《大内密探零零发》的

西门吹雪与叶孤城。

内里——苦斗与惨胜

伟大的喜剧，内里一定是悲的，将强反

差的悲喜交融一体，才能呈现出更丰厚的

作品质感。草根人物故事的悲情与惨烈，

是周星驰电影在底层人群中拥有那么广大

而忠实的拥趸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少有作品像周星驰电影穷得那么

具体，窘迫得那么真切。引用网友的一句

话，“这个创作者一定真穷过”。如此真实

的笔触不可能是锁在酒店房间里构思出

来的，只能是用一颗细腻敏感的心，浸在

长久的真实的苦困里才能腌制出的醇厚

底味，然后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在人前讲成

段子。

很多人喜欢《喜剧之王》里对暗淡的

龙套人生的描摹，而我更喜欢《长江七号》

里那段困窘父子的描画，父子俩并排躺在

床上比赛用脚踩墙上乱窜的蟑螂，这样的

细节别说在喜剧里，就算是在现实主义作

品也少见，这是从生活的苦里硬榨出来的

一丝回甘。在《功夫女足》中，是刚从粪坑

里爬出来的小胖叔公舔的那根棒棒糖。

请别忽视周星驰电影里的残酷性，这

是周星驰电影重要的基底，正因为有了这

一层，无论他怎么无厘头，甚至屎尿屁笑话

横飞，都不会过于虚浮、缺乏分量。

先抑后扬固然是电影尤其是喜剧常用

的手法，但并没有多少喜剧片里的主角比

周星驰作品的主人公惨，这里我想区分一

下他与王晶，王晶说到底还是一个中产小

知识分子的视角，他电影里的惨，只是一次

历险的挫败与尴尬，他导演的《鹿鼎记》中

的韦小宝也更像一个中产小纨绔，而不像

一个真正混迹底层的人精。

而周星驰电影里主人公的惨，是真正

底层的困窘，是没有选择，没有回旋的余

地，就像《喜剧之王》里那盒盒饭，被骂被侮

辱被按了烟头被吐了口水，你也得咬牙把

它接过来，咽下去。因为你没得选择，不吃

就得挨饿。这种真实的绝境，你不可能在

王晶的电影里看到，因为他还是活得太优

渥了。

喜剧电影其实不太喜欢处理死亡，毕

竟死亡对喜剧来说太沉重太残酷了，除了

恐怖喜剧，周星驰也拍了一部《回魂夜》，这

部戏的恐怖指数、残酷指数在香港喜剧中

堪称独树一帜，可以对比《回魂夜》与《开心

鬼》系列。

周星驰电影里主人公死亡的几率远

高于一般喜剧电影，如果统计用在自己身

上的血浆，周星驰可能超过成龙，在电影

里他毫不吝惜地一次次杀死自己，《长江

七号》里坠楼而死，《大话西游》里被春三

十娘一剑穿心，《百变星君》里肉身被炸

碎，《功夫》里其实火云邪神重拳击头，血

流一地，其实也算死了一回。重伤濒死更

多，《少林足球》《武状元苏乞儿》《九品芝

麻官》……

即使是影片最后的涅槃翻盘，每一次

都是惨胜，敌死一万，己伤八千。还有一种

惨胜，就是主人公得到A，但也许他真正想

要的是B，比如《逃学威龙2》结尾，张敏走

向他的时候，朱茵离他远去；或者《大话西

游》中随着孙悟空西去取经的脚步，一生所

爱离他渐行渐远……

周星驰电影里的笑是直面人生最残酷

处的惨笑，笑得再大声，底色也是悲的。而

他的癫，只是面对庞大无边的厄运时保持

精神抵抗的姿态。《功夫女足》较之周星驰

以前的电影不够“惨”，对比男版的《少林足

球》，两个女主的设定其实是在社会中层，

热巴的角色可能还在高层。周星驰最擅长

的还是底层叙事，候补小将就比两个女主

的社会层级更低，关于她们的描绘就更流

畅娴熟。

即使换作女版，比赛的残酷指数还是

挺高的，一个个女孩子浑身是伤被担架抬

下去，这也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跟很多喜

剧不同的地方，一般喜剧让你看到人踩到

香蕉皮滑倒发笑，而周星驰会让你在她们

滑倒时笑一次，再在她们被送到医院被包

扎得像个粽子时再笑一次。

就像《功夫女足》里张艺兴那张被打变

形的脸，很惨，也很好笑。一般的喜剧阻断

疼痛，而周星驰的喜剧不吝向你展示。反

正，疼的是他，笑的是你。

2026年暑期，“跟着电影去旅游”的热

潮席卷全国。当“电影+文旅”从偶发的营

销事件升级为制度化的产业联动，一个清

晰的新概念正在浮出水面：华语文旅电影，

已不再是传统宣传片的变体，而是中国影

视行业在新时代涌现出的一个独立文艺细

分赛道。这条赛道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正

是导演熙道。而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成熟

的“赛道”，源于“时代之变”“本体之新”“实

践之实”三个维度的结构性支撑。

时代之变：从“流量逻辑”

到“价值逻辑”的行业必然

中国电影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内

在裂变。2025年，全国电影备案数量有所

回调，行业从“要数量”转向“要质量”。据

部分平台案例统计，头部电影取景地曝光

对目的地搜索量的短期拉动曾超 200%。

这种变化背后，是电影价值评估体系的根

本性迁移。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5年

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达8172.59亿元，票

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观众每花1元

电影票，就能带动近16元的周边消费。电

影不再是一张孤立的内容商品，而是连接

文化、消费与实体经济的价值枢纽。

政策端的强力驱动进一步加速了这一

进程。2026 年 2 月，国家电影局联合商务

部启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同期，中宣

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联合

启动“跟着电影去旅游”活动，通过票根经

济、主题线路、沉浸式体验等手段，把影视

热度转化为真实的文旅消费。当行业从

“流量为王”转向“内容为王”，当电影从“屏

幕里的故事”升级为“城市文旅的流量入

口”，华语文旅电影作为细分赛道恰逢其时

地应运而生。

本体之新：从“背景板”

到“叙事体”的美学重构

传 统 文 旅 题 材 常 被 诟 病 为“ 风 景

PPT”，原因在于取景地只是“背景板”，与

人物命运无关。华语文旅电影的核心突

破，在于通过“场景叙事”实现了美学重构。

熙道在《花谢花又开》的宣传推广中明

确提出“华语文旅电影”的创作定位。在这

部全程在武汉蔡甸取景的作品中，花博汇、

后官湖湿地、九真山不仅是好看的空镜，更

是推动剧情的关键角色——后官湖的晨雾

藏匿人物心境，九真山的秋叶暗喻生命轮

回。他提出的“四张皮理论”（剧本、音乐、

画面、制作的有机融合），让自然景观成为

“可感知、可抵达”的文旅地图。

这种创作范式赋予了赛道清晰的三重

属性：艺术性上，以“温暖现实主义”为美学

底色，拒绝悬浮叙事，聚焦普通人在困境中

的人性微光；地方性上，以特定地域的文化

IP为精神地基，让电影成为地域文化的“动

态名片”；产业性上，通过“文化IP+影视艺

术+旅游转化”三位一体，实现影视热度向

文旅消费的制度化转化。

实践之实：从“个案爆款”

到“可复制模式”的产业验证

一条赛道是否成立，关键在于能否跑

通“可操作、可复制、可评估”的创作路径。

熙道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具有极强的生

命力。

在蔡甸，电影《花谢花又开》拍摄期间，

当地旅游预约量同比增长150%，酒店周末

入住率达 95%。杀青当日，蔡甸区同步推

出“知音文化影视打卡路线”，形成了“观影

—打卡—体验—消费”的完整链条。

在竹溪，熙道执导的《那山那水那人》

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故事，从开机

到拍摄，短视频话题阅读量超过 3 亿，有

力提升了当地旅游和品牌关注度。竹溪

县文化和旅游局正式授予熙道“荣誉市

民”称号。

从都市情感叙事到国家工程史诗，这

种“影旅深度融合”的模式已被验证是可复

制的。正如《学习时报》所指出，优秀的影

视作品能将取景地转化为旅游胜地，实现

从“视听消费”向“实地体验”的转化。这与

熙道“让电影带动地域文旅发展”的主张不

谋而合。

从早年创作《我要去红河》等城市形

象歌曲，到疫情期间坚持完成《柳山》《悟

青春》以宣传大悟县，再到如今提出“华语

文旅电影”概念，熙道的创作轨迹印证了

这一赛道的演进逻辑。在影视行业寻求

新增长点的今天，华语文旅电影不仅是一

条兼顾艺术高度与产业价值的新路，更是

一种“不完美却拼命活着”的创作精神

——它让电影既能在银幕上触动人心，也

能在山川间赋能一方水土。这条路刚刚

开始，而它的终点，将是无数个被光影点

亮的中国故事。

据悉，随着南水北调首部院线电影《那

山那水那人》的制作和上映，熙道团队将为

如何做好华语文旅电影探索出新的可操作

路径。

（作者为湖北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